


钱穆论“气运”

钱穆

中国人常讲气运，若把此两字分开，便是气数与命运。这气数与命运，
不能简单地说是迷信。其实此两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有其根深蒂固
的立足点。我们该仔细分析与阐发。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那个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中国思想里
的气字，至少有两个涵意。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间一切物质分
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惟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
然成相似了。若不相似应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
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及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
中国人则称此为气。这一种极微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呢？这就
是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
惟其如此，所以能从极微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只
有两种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相似的气在
活动，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聚而散，便形
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
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阴气。
其实气并没有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阖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
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含有正反两面，道可以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
理则附于气而见。如二加二等于四，二减二等于零，同样有一理附随。
我们的生命过程也如此，由婴孩到幼童，从幼童到青年，从青年而壮
年而老年而死去。
也不是一天突然而变的，还是积渐成变，此积渐之过程，则亦只称为
化。因此宇宙一切现象，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若勉强用西方哲学的术
语来讲，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质变。
因中国人说气，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相似，
就气的观念上，更不见有分别。盈宇宙间只是混同一气，何以会变成了万物
的呢？其实则只是此相似之气所积的数量之不同。如是则一切质变，其实尽
只是量变。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一句话说尽，那都是气数。
因此气数是一种变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此种变动，从极微处开
始，谁也觉察不到，但等它变到某一阶般，就可觉得突然大变了。孟子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
孟子说，此仍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
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
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区别，但到后便不同。
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
一事，自问理直，便觉气壮些。
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
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于人，这如火候到了，
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到那



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
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
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
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
件事的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
胸中，那岂不神奇吗？这不仅个人的私德修养有如此，即就社会群众行为言，
亦如此，所谓社会群众行为，此指风气言，风气是群众性的，同时又是时代
性的，在某一时代，大家都如此般行为，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但风气常
在变，只一时觉察不到，好像大家都如此，而其实则在极微处不断地正在变。
待其变到芋一阶段，我们才突然地觉得风气巳转移了。
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合理想的时代，不合理想的社会中，我们必说风气
不好，想要转移风气，但我们该知风气本来在转移，只我们该晓得究竟风气
如何般在转移，那我们也可晓得我们该如何般来转移风气了。
让我们先讲风气如何般形成。再说其如何般转移。让我举一个最浅之
例来加以说明。女子服装，有时那样时髦，大家那样打扮，便成为风气。有
时那样不时髦了，大家不再那样打扮，便说风气变了。有时那一套打扮正盛
行，好象非如此打扮便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似的。
但转瞬间不行了，正为那一套打扮，才使她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了。
袖子忽而大，忽而小；裙子忽而长，忽而短；领子忽而高，忽而低。大家争
这些子，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而且是正相反的变。风行的时候，大家得
照这样子行。不风行的时候，谁也不敢再这样行。这叫做风气。
但谁在主持这风气呢？又是谁在移转这风气呢？风气之成，似乎不可
违抗，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威力，但一旦风气变了，这项威力又何在呢？
可怕的忽而变作为可耻的，谁也不敢再那样。以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抗而乎
可怕的威力，又是谁赋与了它，谁褫夺了它的呢？
开风气，主持风气，追随风气，正在广大群众竞相趋附于此风气之时，
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
风气之成，也是积微成著，最先，不是大家预先约定，说我们该改穿
窄袖，改穿短裙了。因此开风气，必然起于少数人。少数人开始了，也决不
会立刻地普遍流行，普遍获得大多群众模仿它。最先模仿此少数的，依然也
只是少数，然而积少成多，数量上逐渐增添，到达某一阶段，于是竞相追步，
少数忽然变成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气数呀！
本来在大家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谁也不敢来违抗的。最先起来另
弄新花样的人，必然是少数，少之又少，最先则只由一二人开始。止一二人，
其本身条件必然是很美，很漂亮，但时行的打扮，或许在她觉得不称身。她
求配合她的本身美，才想把时行的打扮略微改换过。但她这一改换，却给人
以新鲜的刺邀，引起了别人新鲜的注意。立刻起来模仿她的。
也不定和她具有同样的本身美，同样感到流行的时装，和她有些配不
合，她才有兴趣来模仿此新装。在她们，本身都本是美女，换上新装，异样
地刺激人注意，于是那新装才开始渐渐地流行了。若我们如此般想，原来那
种时髦打扮，本也由少数一二人开始。而此少数一二人，本质必然是一个美
人，惟其本身美，又兼衣着美，二美并，美益增美，才使人生心羡慕来模仿。
起先是以美增美，后来则成为以美掩丑了。因丑女也模仿此打扮，别
人见此新装，便觉得美，岂不借此也可掩过她本身的几分丑了吗？但更因久



了，大家竞相模仿，成为风气了，大家如此，见惯了，便也不觉得什么美。
而且具有本质的美的毕竟少，丑的毕竟多，那一种时装，美的人穿，丑的人
也穿，丑人穿得越多，别人因于见了穿此服装者之丑，而渐渐连带讨厌此服
装；到那时，则不是以美掩丑，而变成以丑损美了。到那时，则社会人心渐
渐厌倦，时装新样，变成了俗套。那些具有本质美的女子反受了损害。她们
中，有些不甘随俗趋时同流合污，放是想别出心裁，照她自己身段和肤色等
种种条件来自行设计，重新创出一套新装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以美增美之
第一阶段，而她的新装遂因此时行了。
但上述转变，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新装必然开始在大城市，美女
试新装，必然是遇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交际场合之隆重典礼中，而才得以
她的新装刺激别人，影响大众，很快形成了新风气。
若在穷乡僻壤，尽有美女，不会有新装。若闺房静女，纵在城市，即
有新装，也不会很快地风行。
故古代有宫装，有贵族贵夫人装，有妓装，近代有电影明星交际花时
代名女人等，她们在大都市，大场合，易于激动人注意。这些大埸合，我们
则称之曰势。纵使是美女，本质尽是美，又是新装。修饰打扮也够美，各种
条件都配齐，但若没有势，仍不行。因此风气形成，除却创始者之内在本质
外，还需其外在的形势。而此所谓势者，其实则仍是数。因此气势也即是气
数，必须数量上增到某分际始生势。孤芳自赏，则不会成风气。
如上分析，可见风气虽时时而变。但不论开风气与转风气，在其背后，
必有一些经常不变的真理作依据。即如女子服装，所以能成风气，第一依据
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对美丑之鉴别力。第二依据于女性自身之内在美，本质美，
然后再配合上服装修饰一些外在美，如是始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而
始得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江山代有异人出，燕肥环瘦，各擅胜场，如当肥的
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集在肥的那一边，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配合在肥
的一边而发展；美便掩盖了。一旦瘦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又转移到瘦
的一边来，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发展。
所以服装风气之时时有变，不当专以人心之喜新厌旧这一端，来作平
浅的解释。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若专在标新立异上用心，也未必便能成风
气。
当流行的时世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
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势。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
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
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
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
再就艺术风尚言，如几十年来平剧旦角中有梅派，有程派。正因梅兰
芳程艳秋两人个性不同，嗓子不同，于是腔调韵味各不同，因此在旦角中形
成了两派。
但梅也好，程也好，也都在他们所占形势好。当知有好嗓子，能自成
一派的，当时并不限于梅与程，但梅程能在北平与上海，便得了势，他们拥
有环境薰染，拥有大众欣赏，这些都是数。大家捧，不还是数吗？然则在平
剧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
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的，不学梅，便学程，新腔渐渐变成了俗调，等待一
时期，再有一位个性与梅程不同的新角色出来，那时便有新腔调，便有新花



样，而剧台上便转出了新风气。
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讲到学术与思想，那也是有时代风气的。学术思
想，先由一二大师开创，开创学术思想的人，他感到对他时代，不得不讲话，
他所讲，在当时，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这般讲过的。
孔子以前，并未先有一孔子，孔子的话，记载在论语上，论语中所讲，
在以前，并非先有一部论语，讲过了。但在孔子，并非存心标新立异要如此
讲，只是在他当时，他内心感到有些话，不得不讲。
纵在以前绝未有如此般讲过，但他内心感到非如此讲不可。他讲了，
于是有颜渊、子路、子贡一辈后起的优秀青年，跟著他来讲，这样便受人注
意，讲出一风气来。但成了风气，大家如此讲，那就成为俗套了。
风气之成必挟著一个势，但由风气变成俗套，则所存也只是势利了。
于是便有墨子出头来反对。墨子所讲，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墨子所以能另
开一风气，另成一学派，绝不是偶然的。他本身个性既与孔子不同，他的时
代又不同，他也抓著一些真理，他所抓著的一些真理，他所抓著的那些真理，
与孔子有不同。于是另一批青年，如禽滑厘之徒，又大家跟随墨子，讲墨子
那一套。墨学得势了，成名了，接著又来杨朱与孟子，接著又来庄周、荀卿
与老子，全走的如我上述的同条路线。
从孔子到韩非，三百年间，你反对我，他又反对你，一个接著一个，
还不像女子服装般，窄袖变宽袖，长裙变短裙，一套一套在不断地变化吗？
那也是风气。学识思想，绝没有历久不变的，只是慢慢地变，变得比女子服
装更要慢得多。到了汉代，发生了一大变，人们都说，两汉学术思想，和先
秦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不同了，宋元明时代，又不同了，清代两
百六十年，又不同了。我们此刻，和清代学风又不同了。那些变化，其实仍
还是气数！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仍还如女子服装般，依着同样的
律则在转动。
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其开始必然在少数，而在此少数人身上，又
必然有其永久价值的本质美，内在美，而此种具有永久价值之本质美，内在
美，又必早巳埋伏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因此仍必在多数人心上显现在。即如
美女之美，也即是多数人所欣赏之美，一切美之型式之出现，不能不说是先
在多数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品德之美亦然，故孟子说，圣人先得吾心
之所同然。
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
而又高赡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
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
他一面是挽风气，救风气，一面是开风气，辟风气。其发掘愈深，则
影响衣被愈广。但此种美，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风度美，可以一映即显，
随照即明。
因此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之创辟与成就，往往举世莫知，而且招来
同时人之诽笑与排斥，只有少数聪明远见人，才能追随景从。如是积渐逐步
展开，往往隔历相当岁月，经过相当时期，此项本质内在之美，始可获得多
数人之同喻共晓。但到那时，早巳事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又待另一派
新学术新思想针对现实，继起创辟。而且最先此一创风气者，彼言人之所不
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仍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
逆者，彼乃一强固树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危，



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采来。但追随景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危，觅路不如
他艰险，他早巳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
的精力识解，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采也不如他发越。如是越下递减，
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必如是般逐步趋向下坡。待到多数景从，
而风气巳弊，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
少数者的事业，本是为著多数而始有其价值与意义，也随而变质了，
仍待后起的少数者来另起炉灶。关于学术思想，正为多数参加，其事不易，
故此项风气，可以维持稍久。而如女子服装之类，多数参加得快，风气改变
得也快。
再就宗教言，故以中国俗语所说的祖师开山为例。当知祖师开山，不
是件容易事。俗语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可是占一名山，其间尽有艰难，尽
有步骤。其先是无人迹，无道路，所谓丛林，则真是一丛林。从丛林中来开
山，也并不是大批人手集合，一起来可以弹指即现的。其先只是孤伶伶一人，
一峭岩古壁，一茅团。此人则抱大志愿，下大决心，不计年月，单独地在此
住下来。逐渐附近人，则全是些樵夫牧童，穷坞荒砦，他们知道有这人了，
又为他这一番大志愿大决心所惊动，所感召，渐渐集合，凑一些钱来供养他，
乃始有小庙宇在此深山中无人迹处涌现。当知此乃祖师开山之第一步。此后
又逐渐风声播扩，信徒来集日多，或有高足大德追随他，继承他，积甚深岁
月，才始有美轮美奂、金碧辉煌之一境，把这无人迹的荒山绝境彻底改换了。
这是所谓的开山。但我们该注意，那开山祖师，并不是没有现成的寺
庙可供他住下，来过他安定而舒服的生活，他为何定要到此荒山无人迹处来
开山？当知在深山穷谷开辟大寺庙，不是件简单事。他当初依靠些什么，能
把那庙宇建筑起？至少在他当时是具有一段宏愿，经历一番苦行，而那些事，
渐渐给后来人忘了。后人则只见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寺庙，千百僧众集合在
那里，香火旺盛，满山生色。但此大寺庙，到那时却巳渐渐走上了衰运。若
使另有一位抱大宏愿，能大苦行的大和尚，终于会对此金碧辉煌的大建筑，
香烟缭绕的大梵宇，不感兴趣，而又转向另一深山无人迹处去再开辟。这些
话，并不是凭空的想像话，乃是每一住在深山大谷做开山祖师的大和尚所共
同经历的一段真实史迹之概括的叙述。
让我更拈举一更小的例来讲，大雄宝殿的建筑，在此建筑前栽种几棵
松柏来配合，这也不是件寻常事。依常情测，必然是建殿在前，求树在后，
松柏生长又不易，须得经过百年以上，才配得上此雄伟之大殿。一开始，稚
松幼柏，是配不止此大殿巍峨的。但在创殿者的气魄心胸，则一开始便巳估
计到百年后。
我们先得能看破此世界，识透此世界，才能来运转此世界，改造此世
界。我们得从极微处，人人不注意、不著眼处，在暗地里用力。人家看不见，
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大变化，全从此开始。祖师开山，不是顷刻弹指可以
涌现出一座大雄宝殿来。他自己努力不够，待他徒子徒孙继续地努力，只从
极微处极小处努力着，气数未到得等待，等待复等待，气数未到得等待，等
待复等待，气数到了，忽然地新局面创始了。你若问，此新局面是何时创始
了？那却很难说。你须懂得气数二字之内之涵义，去慢慢地寻究思量了。但
若气数完了，则一切没辨法，只有另开始。譬如花儿谢了，果儿烂了，生米
煮成熟饭了，便只有如此，更没有辨法了。
上面所讲的气数，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消极话。但一些没志气、无力



量的的人，也喜欢借此说法自慰藉。古书里一部周易，宋儒中有一位邵尧夫，
现社会一切迷信，一切消极打算，也仍还尊奉着。中国民族是一个对历史有
特别爱好的民族，中国人对历史演进，对人事变化，也特别有一番深微的看
法。因之气数未到，会促之使它到。气数将尽，会续使之不尽。惊天动地，
旋乾转坤的大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时时遇到。中国人则只称之曰气数。这
两字，如非深究中国历史的人物传统的思想与行为，很难把握其真义。
现在继续讲命运。中国人讲气，必连讲数。因气是指的一种极微而能
动的，但它须等待积聚到一相当的数量，然后能发生大变化。命是指的一种
局面，较大而较固定，故讲命必兼讲运，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而较固定
的局面松动了，化解了。
而中国人讲气数，又必连带讲命运。这两面，斟酌配合，铢两权衡，
必更迭互看活动，才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来。
中国社会迷信爱讲命，命指八字言，八字配合是一大格局，这一格局
便注定了那人终生的大命。但命的过程里，还有运，五年一小运，十年一大
运，命是其人之性格，运是其人之遭遇。性格虽前定，但遭遇则随时而有变。
因此好命可以有坏运，坏命可以有好运，这里的变化便复杂了。
让我们回忆上次性命一讲，人性本由天命来，由儒家演化出阴阳家，
他们便种下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种种迷信之根。他们说，人的性格有多样，
天的性格亦如此，如春天，乃青帝当令，他性好生。冬天，黑帝当令，他性
好杀。因此春天来了，众生竞发，冬天来了，大地肃杀。天上有青黄赤白黑
五帝，更迭当令，由此附合上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又配合上地上万物金木
水火土五行，来推论宇宙人生一切运行与祸福，这派的思想，流传在中国全
社会，极深入，极普遍，极活跃，极得势，我们也该得注意阴阳家所谓五行，
其实只有五种性。他们把宇宙万物，概括分类，指出五种各别的性格，而举
金木水火土五者作代表。既是五性，故又称五德，但何以又要说五行呢？因
中国古人认为异性格相处，有相生，亦有相胜，即相克。
因此任何一种性格，有时得势，有时不得势。因它得势了，可以引生
出另一种性格来。
同时又可克制下另一种性格。被克制的失势了，但被引生的得势，那
引生它的也即失势了。
如是则万物间此五性格永远在相生相克，交替迭代，变动不居，而到
底仍会循转一环，回复到原态势上来。如木德当令，金克木，木德衰，金德
旺。但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如是则木德又来当令了。又如木
德当令，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是一循环，木德又得
势，又当令了。此所谓五德终始，宇宙一切变化，粗言之，是阴阳一阖一辟，
细分之，是五行相克相生。
庄子书中所谓时为帝，即是此意。主宰天地的也在变，有时木德为帝，
有时则火德为帝了。此乃一大原则，但辗转引伸，便造成种种避忌与迷信的
说法来。
本来阴阳五行之说，主要在讲宇宙的大动向，循此落实到人生界，于
是有世运，有国运。而循次递降到维系主宰此世运与国运的几个大家族与大
人物，于是又有家运与某一人的运。而更次递降，则每一人呱呱堕地，便有
人来替他算八字，排行运了。又由五行八字转到地理风水，如西周都丰镐，
东周迁洛邑。前汉都长安，后汉迁洛阳。



建都形势，有关国运兴衰。而循此递降，如上述祖师开山，某一山的
气象形势，风景云物，山水向背，交通脉络，这在此一寺宇之几百年盛衰气
运，也可说有莫大关系的。再次递降，到某一家宅，一坟墓。甚至一门户，
一桌椅之位置形势，吉凶休咎，便又不足为凭了。
末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此是儒家说法。大众多数人的命，依随于大气运而定，大气运可以由
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所由能主持转移此大气
运者，则在其方寸之地一心。此方寸之地之一心，何以有此力量！则因有某
一种学养而致然。此一种学养，往古圣人巳创辟端倪，待我们来发扬光大。
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若专讲气数命
运，两眼只向外看，回头忘失了此心，则气数命运一切也无从推算了。当知
由天导讲，性本于命。由人导讲，则命本于性。因此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
立太平之运。又当知，由天道讲，则数生于气，由人道讲，则气转于数。因
此积微成著，由集义可以养浩然之气，由一二人之心，可以主宰世运，代天
行道了。
现在让我们姑为中华民族国家前途一推其命运。若论命，我中华国家
民族，显然是一长生好命，后福无穷的。
若论运，则五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这最近一百年来，我中华
国家民族，正走进了一步大恶运。此恶运则交在东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
但论运，指遭遇言，论命，指格局言。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大
格局，当知天下无运不成命，无命也不成运，当前的大危机，则在大家都太
注重在目前的行运上，而忽忘了本身的八字大格局。你自己八字忘了，下面
的一步运，谁也无法来推算。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
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著，所谓
月晕而风，础闰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
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
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己，或
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
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
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
动，大混乱，便有那些稳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
运。
中国人因此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
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育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
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未衰世，他已然
预知天之未将衰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
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犹忆我童时读三国演义，开卷便说，天下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
必合，那些话。当时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观念，当知如
今英法诸邦，他们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我们该好好学他们，在那



时，我这位老师，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知识开明分子的新见解。好像由他看
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裹。
但曾几何时，不到五十年，连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诸邦也正
在转运了。于是五十一年后的今天，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观念气运两
字，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
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有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限度，于是
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那才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
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
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
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
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
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
也不出此几套。
从前西方的历史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
毫转身之馀地，如黑格尔历中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
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中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
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
了。他不知中国易经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
之最后一卦，纵使日尔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
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
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尔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入死
局呀！
接着黑格尔，来了马克思，他认为全世界人类文化，由奴隶社会转进
到封建，由封建社会转进到资本主义，再由资本主义的社会转进到共产。但
共产社会来到，也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一般，宇宙走上了绝境，人生陷入于
死局了。
即使此后再有另一种新社会出现，岂不是他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的理
论，便会全部推翻吗？即使没有另种新社会出现，但共产社会既巳无阶级，
无斗争，那时人类社会再不向前走一步，地老天荒，永是那样子，那时马克
思复生，岂不也会闷死吗？
最近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才懂改变看法，也想演绎出几条大原则，
描绘出几套大形式，来讲世界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大路向。换言之，他们
的历史看法，是像逐渐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但他们总还是爱执着，
爱具体，不能超然燕观，不能超乎象外，因此，他们总会带有几许悲观气氛，
好像一民族，一文化，衰了，便完了，仍没有转身。
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
运，正好尽人力。
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
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
不可知。有天心，但同也可以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
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
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
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



清水塘，浊水塘

谢连波
编者的话——
本是一篇小议散文，但作者却写的津津有味，颇具特色。
作者从自己亲身体验的一次养鱼的得失中，体会到事物的特定性质和
数量界限，继而上升到“度”的认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过度”的行
为和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
小小一事便起到针贬时弊，扬长避短的效应，实见作者观摩生活的能
见度。此文值得一读，读者不容错过。
我曾看到过一口非常美丽的清水塘，那是采石灰石后遗下的，数亩方
圆，清澈见底，凉气森森的，人见人爱。三伏天扑进清水塘里畅游一番，那
股舒服劲可别说了，真是用什么词语都难以形容。
那时我在公社当驻队干部，正为生产队发展副业增加收入发愁，想起
那口清水塘不禁大喜，就建议生产队养鱼，来一个物尽其用。可队长却说：
“想得倒美，可你没听说过‘清水塘里不养鱼’么？”
我说：“说是那样说，但不见得是真的，试一试吧！”
队长拗不过我，就真的弄来数百尾鳙鱼、凌鱼和蔓鱼的鱼苗放到清水
塘里。因为是我的主意，就特别地关注着塘鱼的生长情况，可不知怎的，半
年过去了，尽管又是投料又是护理，那鱼不但不见长大，还愈来愈少了，最
后竟不知所终。
我纳闷，就请教队长，他有点嘲讽地说：“我早就说不行嘛，古人说下
的，能有错吗？”后来，他还与我去细看了清水塘。原来，是有地下活水源。
故使水永远保持清寒，那么微生物就无法繁衍，鱼无食或少食，水温也很不
适宜鱼的生长；水太清了，鱼们无可隐形，易于受害。如此这般，鱼就消受
不了清水塘之福了。
鱼是生存于混水塘的。
鱼为何喜欢混水塘呢？那是塘里有油水，有养料，活的畅快；同时混
水还可以让其潜行，得到了保护，遇害的比率少些。
但水塘是愈混愈好吗？非也。
80 年代初期，有不少乡村的农民在屋内或院子内挖池养塘虱。
因为在室内院内，池塘里的水只能是死水，主人又投料又勤快，剩饭
剩菜泔水经常往那里倒，池水弄得又脏又混，塘虱倒是长得快，但那肉却是
带泥臭味的。而其它如鲫鱼、鲤鱼等是绝对不能在此等池塘里放养的，放一
条死一条。
我还见过乡村一些过混而臭的鱼塘，数亩方圆的塘，有三分之二水面
是死鸡死鸭或女人例假用过的卫生纸等垃圾，水呈墨绿色，散发着阵阵臭气。
这样的塘也不宜养鱼，天气一热或一阵白雨（晴天突然下雨），鱼们就翻肚
而死。这样的塘里平日总会浮着一条条发腐发臭的死鱼。
过混浊的臭水塘是不能养鱼的，那样的塘缺清静的水更缺新鲜充足的
氧气，腐败环境里多死鱼。鱼即使不死，那本质也是变臭了的，绝不能吃的。
为此，我想到了事情应有个度。



度是什么呢？一是表明物质有关性质所达到的程度；二指哲学上一定
事物保持自己的数量界限。
一般的混水塘最宜养鱼，是因为适度。
适度的环境，有利于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人的团结。凝聚力的增加，
积极性的提高，有赖于适度的环境。
适度，要我们时时认真把握。有时侯因业务往来，就会有限度地请客
送礼，这是我们的纪律允许的。如若因此而持手中有权，无论是公还是私甚
至是请相好亦一律用公款上酒楼，那就是无度了。所谓物极必反或过犹不及
都是这个道理。
虽然，人至察则无徒，但做师傅或领导，不能不察。不察怎知徒儿或
下属的优劣和功过是非？只有察，不时地考察，才能掌握情况，进行约束，
指导和监督。做人有度，管理者更应有气度，有容人之度，但是，又要有原
则。若对原则性的错误也不批评指正，那不是藏污纳垢吗？



读书苦乐

杨绛
读书钻研学问，当然得下苦功夫。为应考试、为写论文、为求学位，
大概都得苦读。陶渊明好读书。如果他生于当今之世，要去考大学，或考研
究院，或考什么“托福儿”，难免会有些困难吧？我只愁他政治经济学不能
及格呢，这还不是因为他“不求甚解”。
我曾挨过几下“棍子”，说我读书“追求精神享受”。我当时只好低头
认罪。我也承认自己确实不是苦读。不过，“乐在其中”并不等于追求享受。
这话可为知者言，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
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
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
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
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
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
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
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
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克悌忒斯
(Epictetus)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
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
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拍地合上书面
－－谁也不会嗔怪。这是书以外的世界里难得的自由！
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
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
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
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人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
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
说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们连脚底下地球的那一面都看
得见，而且顷刻可到。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正的
“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
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
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
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
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认识各时各地、各种各样的人。经常在书
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我们看到道
貌岸然、满口豪言壮语的大人先生，不必气馁胆怯，因为他们本人家里尽管
没开放门户，没让人闯入，他们的亲友家我们总到过，自会认识他们虚架子
后面的真嘴脸。一次我乘汽车驰过巴黎赛纳河上宏伟的大桥，我看到了栖息
在大桥底下那群捡垃圾为生、盖报纸取暖的穷苦人。不是我眼睛能拐弯儿，
只因为我曾到那个地带去串过门儿啊。
可惜我们“串门”时“隐”而犹存“身”，毕竟只是凡胎俗骨。我们没



有如来佛的慧眼，把人世间几千年积累的智慧一览无余，只好时刻记住庄子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名言。我们只是朝生暮死的虫豸（还不是孙大圣
毫毛变成的虫儿），钻入书中世界，这边爬爬，那边停停，有时遇到心仪的
人，听到惬意的话，或者对心上悬挂的问题偶有所得，就好比开了心窍，乐
以忘言。这了“乐”和“追求享受”该不是一回事吧？
一九八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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